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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年人溝通 

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不單是一個讓父母頭痛的問題，連心理治療師也往往束手

無策。 

青年人對父母最明察秋毫，大人的一舉一動逃不過他們的法眼，要獲取他們的

信任並不容易。對他們說教不成，刻意投其所好也不成。看過 The Sixth Sense 

那套電影嗎？為了接近孩子，心理治療師與他玩了一個遊戲：就是每猜對孩子

的心態一次，孩子就要向他走近一步；猜錯了，孩子就可往後退，就是這樣一

步步進進退退最後才達成一種共識。  

我們總是渴望孩子說出心底話，好像把話說出來，問題就解決了；而很多青年

人卻認為，說出來你也不懂，何必費勁？ 

這天我們面對的正正就是這樣的一個場面：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人，因情緒激動

而兩度自殺，已經兩年不去上課，把自己關在房間內，拒絕與家人接觸。 

這個家庭住在上海，我却在香港用 zoom 與他們溝通。通過互聯網見單獨一人

猶可，見一家人就面目不清眼花撩亂。而且接收到的聲音與畫面有一定的時

差，別說這青年人不大說話，說了我也聽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是他在說話，還

是誰在說話？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問：「你在說什麼？對不起，我聽不到。什

麼？請再說一次！」 

其實這青年人完全沒有理由對我這個陌生人表達心態。況且沉默也是一種溝

通，本身就在傳遞着一種訊息。而此時此境，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青年人是否

開口，他稍有動靜，便觸動所有人的神經。 

偏偏他最喜歡說的就是「不知道！」而我連這麽一句也接收得不清不楚。在座

每個人都為我們着急，父親更是忙着為兒子傳話，生怕我會漏掉青年人的訊

息。 

靑年人還有一個比他大好幾歲的兄長。從家人口中，得知父母在兩個孩子很小

的時候就離異，長兄隨母親生活，才兩歲半的弟弟就跟隨父親。當時父母關係

鬧得很僵，父親禁止兒子與母親見面，直到孩子出現嚴重精神困擾，兩度住

院，才同意讓他搬與母親同住。基於少時沒有機會接觸孩子，母親至今仍強調

這是導致他們不能溝通的根由。現在父母看來十分合作，同聲為孩子打氣。怪

不得哥哥形容弟弟是父母的「調和劑」，又說「因為他，父母處理家庭關係會

更小心、細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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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弟弟，哥哥是很積極地在父母當中作平衡，他認為這是他「生存的辦法」。

作風不同，兄弟兩人都好像是以不同方式把分手多年的父母繼續拉扯在一起。 

既然青年人不想表達，我們只好也做猜謎遊戲，由父母兄長三人輪流猜測他的心

態。但是無論他們猜什麼，青年人都搖頭，都說：「不是這樣的！」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 

就在他們三口四舌解釋前因後果之餘，青年人終於禁不住氣。 

他嘆一口氣，說：「我本來不想講的，我為什麽會變成這個樣子？是父母見到

兩個孩子，就像狼看見肉一樣，都是瘋狂地撲上去，這是造成家庭現況比較根本

的原因吧！」 

他又說：「雖然他們的行為差不多，都是瘋狂地去接近孩子，然後瘋狂地去以

自己的方式，希望孩子做出他們想做出的行為，但是動機不一樣。我爸，他的

動機是因為生活過得太滋潤。年輕時就開公司，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上所謂成功的

人，別人看到他都是一口一個奉承。他想在自己家庭裡面也做個非常成功、非常

有掌控力的人，所以會不自覺地控制自己兩個孩子；我媽相反，作為這一代的女

性，在社會上得不到過多認可，沒有人稱讚她的工作做得怎樣，她就只能退而求其

次去在自己家中找尋，找尋這份在社會中缺乏的存在感，然後演變而來的，就是

她對自己的孩子也非常有控制欲。」 

也許青年人不知道，現在把自己關在房中生人莫近地做宅男，也何嘗不是一種

控制？  

他承認：「其實我也是下意識地在逃避，也一樣不能接受自己。因為我發現在

這種高壓力的環境下，我會迷茫，我會找不到答案，然後也只有在這種環境之

下，我才會瘋狂的去看書，如果沒有這種環境，我今天大概講不出這段話！」 

父母從未聽青年人說過這麽多的話，都感到十分驚訝，也習慣性地向他提出援

手。母親聲淚俱下，要求他說：「媽媽願意給你空間，你能否也可以留一點空

間給我們，與我們交流？」父親也很懊惱：「你需要的時候我們没有及時解決你

的困擾，現在想幫助你的時候，又跟不上你的節拍！」 

問題是，一個 19 歲青年所面對的問題，不再是父母所能容易理解及處理的。小

時沒法照顧孩子的需要，現在要彌補，就變成滿足父母的需要而不再是孩子的需

要了。 

青年人總結：「我只找到了問題的根源，還没有找到解決的辦法。希望給父母

種一顆種子，讓他们認識到自己是個什麽樣的人。說不定哪天天氣好就發芽 

了。」 

與青年人溝通需要建立一個過程，很艱難地才把話說得岀口，更重要的是有沒有真

的被聆聽？種下的種子能否發芽？ 


